 騎手的自述
現在的很多男孩子都有閹割自己的想法甚至打算，有的想要切除一個睪丸，有的想要切除兩個，更有想要全切的，有很多還希望自己能被女人閹割。但我想幾乎所有像我這樣真正經歷過這種事的人，都不會覺得這種體驗特別美妙和令人心馳神往。特別是像我這樣的被迫接受的人。並且我希望他們都能儘早從這種狀態中脫離出來，因為一旦做出後悔的事，都會帶來持續終身的痛苦。因此我不介意講講我自己的故事。
       我是蒙古族，出生在傳統理論上牧區和農區交界線上的H市，歷史上，這裡曾以水草豐美，羊群眾多，牧民富庶著稱，現在已經高度漢化，居民全部改遊牧為定居了，以至於打眼一看，同普通的北方漢族城市並無顯著的區別。我的父母在一家地方國營工廠做出納和會計，所以記憶裡，從我出生起全家就一直住在工廠宿舍裡，作為典型的工薪階層，生活雖然拮据，卻也還可稱過得去。
       劇變在我十二歲時發生，事實上，這也是改變我一生的一個轉折。那是世紀末席捲大半個國家的一場傳染病，我的父母在半年內相繼離世，留給我唯一的遺產是一張幾萬元的存摺。幾天後，住在東部的x盟的姑媽趕來，在處理好我母親的後事後，把我接走到她所在小城。當然，學業也隨之轉了過去。此後的幾年中，她一直充當我的監護人。
姑媽居住的地方雖然也是城市，但極小，也很不發達，比起我原先所在的H市來簡直像是農村。並且處在草原的重重包圍中，且只有一條七十年代修築的國道同外界溝通，一切都十分原始，粗獷的天地和無邊的草原讓我感到耳目一新。加之東部地區保留的遊牧文化較多，我體內流動的血液使我很快就融入其中。這時的我憧憬做一名騎手，每天跨上馬，往來馳騁在草原上，馳騁在天和地平線之間，從日出之處騎到日落之處，再唱著歌打馬回家，就這樣過一輩子，永遠不要回到城市，回到現代文明當中。但姑媽管束我極嚴，因為我是家族裡這一代唯一的男孩子，當然也就是唯一的男孩子，是她唯一的希望，因此這幾年中，在姑媽的監督下，我一直被牢牢捆綁於學業之中，至少不敢分心，這幾年中，可想而知，我的那對騎手生活的憧憬只能深深埋藏於心底，甚至趨於被忘掉。
       但必須承認這種遺忘還是有好處的，六年以後我順利考入省城的一所師範大學，當然，你能猜到的，不是我所喜歡的專業。我整治行裝，在姑媽的叮嚀聲中前往省城，開始了四年枯燥且平淡無奇的大學生活。四年中，姑媽每月給我寄錢，我也利用業餘時間打工補貼用度。成績也都平平，四年後的夏天我順利畢業，按照之前給自己製訂的打算，我拖著行李箱，開始了我畢業後的旅行。也是我人生的首次長途旅行。綠皮火車穿過沙漠和長城一線，進入了關內，溽暑中深綠的高低起伏的群山，還有修剪整齊的連綿數百裡的農田，開闊的公路，人口多得比肩繼踵，揮汗如雨的大小城鎮，凡此種種之前從不曾見過景象，都令我大開眼界，特別是此次旅行的重點，華北平原交通樞紐上屈指可數的幾座特大城市，這高速運轉的現代化的龐然大物，簡直同我的家鄉處於兩個世界。特別是最後一站，那座華北平原最北端讓當年的馬可波羅不吝溢美之詞的城市，同樣也令我歎為觀止。
       半個月長的旅行結束，我背包裡和行李箱裡塞滿了工業製成品，又是坐了幾個小時的火車回到省城，然後倒了一天的車沿著崎嶇不平的國道和公路向東顛簸幾百公里回到姑媽所在的城市。我同姑媽商量好，打算就地安頓下來，在本地（姑媽所在小城所屬的地級市）找一所學校應聘教師，然後過兩年適當的時候成個家。坦白地說現在回想起來這個時候的我還真的很想從那就開始像一個正常人一樣為安穩和幸福的生活來打拼了呢！從小到大經歷了很多，那時我也特別認同姑媽為我謀劃的前進方向----尋找一個愛我的賢惠能幹的妻子，建立一個溫暖的家，有自己的孩子，傳宗接代，然後這樣過一輩子。然而這已經永遠不可能了，也許那時我還是太年輕，太莽撞了，我想如果當時姑媽沒有突然發病去世，而是繼續留下來監督我努力幾年，哪怕幾年。這一切也都能一件一件全數成真，我也能因此一輩子做一個幸福的男人……現在我真是說什麼都沒用了，也許這就是他們所說的命運的安排吧。
       這事的發生是突如其來的，在我回家一個多月後的一天早上，我的姑媽再也沒能醒來。我萬分悲痛，這位女性長輩撫養了我六年，直到我長大，又供我讀了四年大學，我十二歲時父母雙亡後，她這些年又當我爹，又當我娘，雖然一直對我很嚴厲，但後來證明那都是她對我的愛和負責。而今我長大成人，能工作養家了，本該像報答我的親生父母一樣報答她，可她卻走得這樣突然，這樣早。這突如其來的悲痛委實讓我喘不過氣來。踉踉蹌蹌地處理完姑媽的後事後，我幾十天待在家裡，萎靡不振。但我也知道，悲痛確實不該成為生活的常態，在它稍稍止息後，我開始試著使生活步入正軌。每天自己買菜做飯，早起早睡，並開始籌劃去市里尋找學校應聘工作，並迅速使工作步入正軌，使生活安頓下來。但是，再一次買菜過程中，命運讓我在不經意間聽到了一位買菜的大娘同一個攤販之間的談話，談話中，大娘說到他的兒子在某個全區很負盛名的騎術學校那裡學習騎術（名字恕不能透露），那攤販和旁邊的女人們聽了都嘖嘖讚歎，並說，現在這裡觀光旅遊業發達，同民族文化相關的工作行業和技術都很是吃香，紛紛恭喜大娘的兒子找到了好出路。
我所聽到的一切一瞬間點燃了我壓抑或者說被“忘掉”了近十年的做個騎手的夢想，我不記得那天我是怎麼從菜市場走回家的，只記得那天我整晚整晚躺在床上想的都是這件事，結果是，在第二天早上天亮以前，我的這個多年前的憧憬已經被完全復原和喚醒了，甚至變得比十年前更強烈。我決定要去做這件事，現在，立刻，馬上，趁我還年輕。那夜我確實猶豫過，而且不止一次猶豫過，還想起姑媽和她對我的期望和對我幸福的規劃，想起父親母親，想起很多人，很多事，想起我的很多其他願望。並且到現在我仍相信，如果當時我的這些猶豫延長，瀰漫，充滿我，就能阻止我走向那個地方，那個人，那把刀。但也許是命運，也許是這理智的猶豫難以戰勝當時我腦中關於當一名騎手的強烈的想法和慾望，到太陽升起後我不再猶豫，徹底堅定了要去學騎術的決心。
       第二天早上，我從床上爬起來就出門去四處打聽人們口中那所騎術學校的位置，學制，費用以及有關它的一切。雖然那時互聯網在國內已經不是個稀罕物，甚至非常普及，但在我們那裡它依然是一片空白，因此資訊的收集，處理，傳播和查找檢索都處於原始狀態，以至於我到正午時才將將搜集齊我所要的資訊。我狂喜著跑回家，翻箱倒櫃把家裡所有錢找出來集中到面前，然後從中拿出所需的五萬元（包括學費，路費和半年的食宿費用），然後飛速裝好行李和衣物，鎖好門，拖著行李直奔車站，畢竟，當時的我真是恨不能立時就趕到我所要去的地方。
       下午出發，第二天中午我就到了那所騎術學校，它確實很大，足夠開闊，具備了訓練所需的全部地形，很綠而且遠離城市和居民區，它的中心區域甚至看不到一點有人居住和活動的痕跡，只在邊緣處有三五幢宿舍，辦公樓，倉庫等低層水泥建築物，幾排馬廄，露天草料堆和一個停車場，然後是鐵絲網圍墻。我頓時大為驚喜和激動，認為自己終於找到了多年夢寐以求的地方，於是進了大門，找到負責人，說明來意後自免不了一干登記註冊繳學費的手續，然後就被安排在宿舍住下了。隨後幾天都無聊地待在寢室裡，躺在床上，看著書，過了五六天，同期生到齊後就正式開班了。
       課程開始後幾天，我就發現這絕非我一直以來夢寐以求的騎術學校，我原以為她是傳統的和民族的，卻發現它無論從服裝，規則，運營管理模式還是從授課內容和授課方法，甚至從馬匹的選擇上都是極為西方和現代的。很快我就極為失望，想要退費回家了，可是這裡的一樣東西吸引我留了下來。
分配給我們的騎術教練是一個女孩，就叫她雯吧，二十六七歲光景，也是蒙古族，不過是在北京受的教育。第一次上課時雯便吸引了我，她的身材奇好，在馬術服的裹束下，一對發育得鼓鼓的酥胸和翹臀更是十分性感誘人，她眉毛很濃，五官也特別精緻，靈動，像會說話一樣，一顰一笑都那樣動人，特別是她天生的溫柔悅耳的嗓音，還有面對我們這二十幾個五大三粗的男生時的羞怯之狀更是十分可人。她第一次跨上馬做示範騎行時的樣子更是使我瞬間傾倒。為了能每天看到她，我決定留下來學完騎術。到此時我還不知道，就是我的這個決定，害了自己，也永遠不可挽回地毀了自己的一生。
        由於我的先天條件較好，有雯的存在，又使我訓練很努力。很快我便成為了整個馬術班裡的佼佼者，雯也對我青眼有加，很快便任命我為班長。每天除了常規訓練，又常常給我開幾個小時的小灶。從雯的眼神裡我能看出她對我顯然也有好感。於是我抓住每天和她一起在場地深處單獨相處在機會，同她發展，很快，我們倆就是男女朋友關係了。單獨相處時，她喜歡好奇地問我的過去，我也願意讓她倚在我胸膛前細聲訴說她的喜怒哀樂。平心而論，從雯身上，我平生第一次體會到了女人的溫柔，但在訓練上，她又對我毫不含糊，對我的標準和要求極高，每個動作都必須做得完美，每天回到宿舍，我總是透支的。很快，我們對對方都有了一定瞭解，至少熟悉對方了。現在，我們發展到每次相見必熱吻的地步。但奇怪的是，雯似乎並不打算有更進一步的發展，每次我給她這方面的暗示，她都刻意迴避，她好像特別嫌惡我想到性，只要我幅度過大，觸碰到她的敏感地帶，哪怕在擁吻中她也會立刻推開我，然後狠狠給我一個耳光，讓我記住，不要對她的身體有非分之想。我只好乖乖保持克制，很快，我們的關係又變得不冷不熱，不像之前那樣火熱親密了，但還是每天待在一起，十分快樂。
       很快，六個月的馬術學程結束了，大家的畢業證書也都發下來了，同期生紛紛離開。有一個擇最優者可以留下來免費繼續深造幾個月的名額，你能猜到的，我入選了。指導教練也還是雯。現在我們倆可以全天單獨待在一起了。
       一天傍晚，在結束了全天的訓練之後，雯突然問我如果可以，是否願意成為最好的騎手，我以為她在開玩笑，騎術只有不斷做得更好，哪裡有什麼最好的騎手？可雯的神情非常嚴肅，不像是在同我開玩笑，於是我告訴她我當然想成為最好的騎手。“哪怕為此付出任何代價嗎？”她看著我的眼睛問，“是的”我回答。
       於是她悄悄帶我到了她的寢室，那是在一幢樓的地下室，周圍沒有鄰居，隔音效果也極好。雯告訴我，接下來幾周我要待在這裡，她要對我的體質進行封閉改造。我不知道這意味著什麼，但想到接下來的幾周都能在她的寢室裡同她近距離待在一起，就很高興地接受了。
       她鎖好門，讓我去洗個澡，並且叮囑必須洗得極為乾淨。我不明白為什麼，但我照做了。洗完，擦乾淨身子，穿上浴衣，我走出來，她溫柔地遞給我一杯溫白開，洗澡後的我很口渴，我想都沒想就幾口把它喝了下去。過了一會兒，我感覺腦子暈乎乎的，也沒起疑心，以為是白天訓練太累了，雯把我扶到床上，我很快睡去了。醒過來時已經是幾個小時後了，睜開眼我感到一陣頭疼，直起頭一看，自己竟然被脫得全身赤裸綁在床上，四肢動彈不得，脖子以下都失去了知覺，雯正拿著一把剃鬚刀，專心地剃著我的陰毛。旁邊擺滿了各種型號的手術刀和手術用品。看到我醒來，沖我笑了笑。“親愛的，你為什麼給我打了麻醉藥，還把我綁成這樣？”我驚恐地問，一種不祥的預感湧入我的心。“親愛的，別害怕，我要給你做個小小的手術，讓你成為最好的騎手”雯回答道。我聽了，天真地以為她要給我做包皮手術，就不那麼害怕了，但轉念一想，包皮手術應該只需要局部麻醉才對呀……我正想時，那邊，雯已經剃淨我的陰毛，擦洗乾淨，然後對我說“親愛的，我要開始手術了，放心，麻醉藥用得很足，一點也不會疼呢！”我屏住呼吸，期待地看著她的動作，她首先紅著臉用一隻手握住了我的陰莖，噗嗤一聲笑了“喔，你的傢夥好大呢！真可惜。”我真傻，我沒聽懂這句話，以為她的意思是割了包皮很可惜。只見她用手壓著我的陰莖，平平地貼在我的小腹上，然後用脫脂棉棒蘸了些碘酒塗在我的生殖器上，因為被麻醉，我感覺不到點酒被塗在哪裡，緊接著她拿起一把手術刀，在塗藥的位置割了一刀，然後，她好像在擠著什麼，不一會兒，又拿起手術刀，割了起來，這時，我突然想起她這特別像是騸馬時的動作和手法，想到這裡，我嚇壞了，猛然下意識地抬起頭，想要叫她停下，卻猛然看到，一粒睪丸已經被切下，躺在她手裡了。我嚇得張開嘴，說不出話來。見我震驚的樣子，雯微笑著說道：“親愛的，對不起之前怕你聽到了一定會不同意，就沒有告訴你，為了讓你成為最好的騎手，必須去掉你的睪丸，我想你也聽說過，解放前草原上的王爺台吉和各個旗的旗主貴族用來傳遞機密信件的最好最穩妥的騎手無一例外連人帶馬都是騸過的。騸乾淨了，騎手執行任務就會很專注，沒有雄性激素和荷爾蒙帶來的無用的雜念幹擾，永遠不會想女人，騸過以後不用娶妻生子，也就沒有後顧之憂，對主子忠誠，沒有什麼能要挾他背叛。另外，一般的騎手騎馬時總是害怕傷到睪丸，總是用很多精力來控制速度和降低顛簸，騸了以後下身就沒有什麼可擔心和保護的了，速度一定會大大提高。另外，騸了以後就不會再長鬍子了，下巴常年光光滑滑，乾乾淨淨，一輩子不用刮，很方便，相信我，你將來會為此感謝我的。你去了這兩個臭蛋，就不會再打飛機，想女人，找小姐，耗費很多精力，也不用娶妻生子，將來工作事業沒有家室的牽絆，一定能很成功呢！況且你本來做騎手天分就很足，訓練又很認真，如果騸過，讓你的性情變得很穩定，就更能激發出你的潛力了!”說著她又要去騸掉我另外一顆蛋。
我沒有時間震驚和害怕，用盡全力哭喊著告訴她自己是家裡的獨子，哀求她給我留下一個蛋，在我可憐的哀求下，她猶豫了幾秒，可終於，她還是擠出來另一個睪丸，結紮了精索，然後用手術刀切斷了那粒睪丸同身體的聯繫。睪丸滑落在了她的手掌上，完了，一切都完了，她把我給騸淨了，一個蛋也沒留。那一刻是我這輩子最絕望的時刻。我眼前一黑，昏了過去。再醒過來時已經是第二天中午了。我抬起頭看了看下身，傷口已經縫合包紮，雯不在，顯然是去上課了。我一個人哭了一下午。傍晚，雯回來了，他趕忙坐到床邊為我的傷口換藥，又拉著我的手問我感覺怎樣，我終於崩潰了，我嗚咽著問她把我騸了讓我怎麼活，雯也哭了，撫著我的後背安慰我說“你還有我。”，我這樣折騰了大約一個小時，終於不哭了，我明白，已經騸了，就長不回來了，無論我是否接受，現實都擺在那裡。之後的一周多，我一直躺在床上等待傷口癒合，雯每天悉心照顧我，為我做可口的飯菜親手餵到我口中，又每天為我換藥，擦身體，扶我去上廁所，一周後傷口癒合拆線，我第一次看到了自己被騸過的下體：兩腿之間只剩下一根軟軟的陰莖，無精打埰地耷拉在那裡，我伸出手摸了摸睪丸曾在的地方，原先鼓鼓的陰囊現在只剩下一層醜陋的皺皮，貼在陰莖根部的下邊。我又一次哭了，我已經不是男人了，而且永遠不會成家和有孩子了。雯在一旁還是一個勁兒地安慰我。傷好了，雯又悄悄把我送回自己的宿舍。幾天後，我又投入了緊張的訓練中，如雯所說，確實比以前騎得更好，更專心，但這對我來說又有什麼用呢?就像俗話說的，“老公騎騸馬，有屌無蛋。”為了迅速將體內殘餘的雄性激素降到最低水準，我每天按照雯的要求喫抗雄素，鬍鬚和腋毛，胸毛，腿毛很快掉光，嗓音也起了變化。又過了一個月，雯再次把我接到她的寢室，這次她切除了我的陰莖。於是我又在她的寢室躺了半個月，這次，我已經無所謂，不再悲傷了，每天躺在床上，吃飯，讀書，睡得很香，雯也不把我當男人了，換衣服，上廁所都不躲我，當然即使她全裸了站在我面前我也不會有任何反應了。拆線以後，我都快不會走路了，雯幫我做恢復訓練，教我如何蹲下小便。手術後我第一次騎上馬時，平無一物的胯下貼著馬鞍的感覺確實讓我耳目一新，雯在一旁笑著說，現在你知道女人騎馬的感覺了。我只能苦笑。
         晚上，我洗漱好，穿著背心和內褲走到自己的床邊準備躺下睡覺，雯開心地叫住我，拉著我的手對我說：“親愛的，你已經是個乾淨的男孩子了，你可以和我睡在一起了。”關上燈以後，我像一段木頭一樣躺在雯旁邊，這是我這輩子第一次和女孩子躺在一起-------在被閹過以後。多麼諷刺和悲哀！我想起我的父母和我的姑媽，如果他們在天上知道這個被他們寄予厚望，傾注全部心血養大的家族唯一的男孩已經變成了一個不能傳宗接代的太監，該有多傷心。我想起他們這麼多年對我付出的那麼多，想起姑媽……不知不覺間我已經滿臉淚水，哽咽起來，雯伸出手來抓住我的手，我啜泣著甩開她的手，她翻過身來緊緊抱住我，對我說：“對不起，親愛的，我早該想到的，你剛剛淨身，和女孩子躺在一起會傷到你的自尊。”“不，不是的，你想錯了，親愛的”我開始流著淚向她講述我懺悔，自責，痛苦和傷心的最大原因，聽到最後，雯和我抱在一起痛哭，雯不停地對我說對不起，突然，她猛的開始吻我，我毫無防備，於是，我和她熱吻起來。這是我倆從她騸掉我後第一次接吻，我似乎還能找回過去的感覺，但已非常吃力，特別是腎的感覺非常明顯，那種極為酸澀，吃力和壓榨般的感覺。我也想起雯曾提醒過我，新騸的人，一旦動起情會非常難受。我想就此收住，於是吻過後對雯說：“親愛的，你知道我不能……”雯笑著伸出小手捂住我的嘴不讓我說完。這時，我注意到雯身上的味道，雯身上的味道是一種淡淡的，偏酸的味道，有點像野豌豆花的香味，但又混合著一些汗味（她畢竟是馬術教練），很迷人。雖然已經失去睪丸幾十天，又持續吃抗雄素，但畢竟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體內的雄性激素還很多，所以這時女孩子的體味仍能讓我本能地變得非常興奮，甚至有點抓狂，欲罷不能（過去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感覺呢），我順勢抓住她伸過來那又濕又熱的小手嗅了起來，她有點驚愕，叫了一聲。我再也控制不住我自己了，我雙手把著雯的兩肋抓住她，把她仰放在床上，然後翻過身俯視著她，問她自己可不可以聞一聞她，雯顯然被我這突如其來的動作嚇壞了，愣了幾秒鐘，然後笑著罵道：“哼！騸乾淨了還這麼色……好吧，不過下不為例！”於是，我從她的脖子開始，然後是一對香肩，一對飽滿的雙乳，然後雯張開雙臂，允許我嗅她的腋窩，我享受地嗅了好久，然後是她的腹部和平坦的小腹，然後我就停了下來，因為我只能停下來。雯問我為什麼停下來了，我告知她我從未見過女人的下身，雯噗嗤一聲笑了“還是個小男孩呢！”，她允許我打開燈，我先是分開她的腿，雙手把著她的屁股，把頭鑽進她兩腿中間，口鼻緊貼她的棉內褲，然後摟緊，嗅她的整個倒三角形區域。雯開始嬌喘起來。“好香啊！”我邊嗅邊輕聲說，雯笑著說“如果古時的太監都像你這樣色，這樣饞女人，那皇帝還不如不用太監。”我被她這句話頂得面紅耳赤，如果在過去，該是早已經硬了，甚至射了，現在只是感覺下身很頂，又根本無法發洩，前列腺液應該已經流出很多了。我一隻手慢慢扯下她的內褲，雯的羞處展現在我的面前。和很多做過運動員的女孩兒一樣，雯有剃陰毛的習慣，下身常年保持光滑無毛的狀態，加之每天都清洗，很是乾淨。她的陰戶是粉紅色的又細又長，大大的陰唇因為充血而變成深紅色，我第一次看到女孩子的外生殖器，下意識好奇地摸了起來，那裡濕濕的，熱熱的，又軟軟的。我感到很新奇，像見到了稀有生物一樣，用手掌從她的小丘一直向下摸到肛門，“你這裡好平啊！”我叫道，雯笑話我說：“你那裡不也一樣嗎？”我頓時愣住，羞紅了臉，突然，我趁她不備，猛地用嘴唇吻了她的陰唇，她驚叫著嬌喘起來，伸出手來摸著我的頭，我吻得更起勁了，她扭動著身體，好像很享受的樣子，這時，我的某種本能好像被喚醒了，我起身，趴在雯的身上，下身有一種強烈的慾望想要做某種活塞運動，想進入她的身體，但我下身卻沒有任何東西能勝任我的願望，這時我才真切地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太監，已經永遠不可能與女人有真正的交合和真正的夫妻之實了，我永遠不可能做一個真正的丈夫。此時我後背，全身都是虛汗，前列腺液把整個下身弄得濕透了，腰上極為難受和吃力，甚至有些酸痛，開始大喘氣，雯歎了口氣，溫柔卻又堅決地推開了我，對我說“親愛的，不要逞強了，你已經不是個小夥子，而是位公公了，有些東西你怎麼努力也吃不了的，您還是別攬這瓷器活兒了”。我極度悲哀地低吼了一聲，聽話又知趣地翻過身躺回雯身旁，雯伸過手來摸著我的額頭安慰我，我無遮無攔地哭了起來，像個孩子一樣……過了許久，雯已經睡著了，身旁傳來了規律的呼吸聲。不必再裝睡了，我把眼睛睜得大大的。今夜之前我一直相當於是個大男孩，沒見過女人的胴體，也不瞭解男歡女悅之事，直到今夜雯給了我這樣的性啟蒙，但這卻沒有使我由此而成為一個准男人，因為雯沒有給我這個機會作為一個男人在今夜破處，而是在此之前幾十天就親手把我給閹了……但無論如何，她還是我生命中極為重要的一個女人，我需要感謝她……
    第二天我就回到了自己的寢室，我不願再和雯睡在一起，或者說害怕再和雯睡在一起……
很快，下一批學生來了，雯又有了新歡，一個強壯性感的男孩，每天陪著他“訓練”。雯開始很少來看我，即使碰見也會對我很冷淡，說一兩句話就會藉口有事掉頭走開。原來，她不是真的愛我，而是把我當做一個玩具，一個試驗品，來玩弄我，當我不再能滿足她，或者說玩膩了，我對她來說便沒有價值了。
       我決定離開，但離開前我還是抑制不住自己要見她一面的念頭。那天晚上我約雯見面，告訴她我要走了，雯暗示了她的擔心， 我告訴雯我永遠不會說出這個秘密，我不會告訴任何人我被她閹了。畢竟我也不想讓任何人知道我是個太監。然後是很長的沉默，雯最終還是撲到我懷裡，哭喊著告訴我她確實曾經愛過我，也知道我是因為愛她很深才甘心付出了這麼多，她說我是個好男人，她後悔閹了我，也為毀了我的一生而懺悔，她求我不要恨她一輩子。我心裡此刻五味雜陳，苦笑著輕撫她的後背“小傻瓜，我怎麼可能恨你，說實話我從來沒有恨過你，你對我做什麼，我都心甘情願，不會恨你，你是我這輩子愛過的第一個女人，因為你給我的那一刀，也終將是最後一個女人。也許這就是命運吧……”我沒說完，雯已經泣不成聲了，用她的小拳頭不停地捶著我的胸口說“你怎麼這麼傻”……
       我想，我已經不必寫完那晚在那之後發生的事了。第二天，我極早醒來，默默收拾好行李，帶著殘缺的身體離開了那個地方，那個讓我得到了一切又失去了一切的地方。
       我又回到了姑媽生活的城市，用父母和姑媽留給我的遺產自己開了一家小店，小城在交通線上，每天人來人往，客源和每月收入也很穩定。每天我騎著馬來往上貨，路邊的少女總會對我投以愛慕的目光，甚至尖叫，很快就有很多人說我是此地最棒的騎手，對此我也只能苦笑，我想，她們哪裡知道，她們每天看到的這個帥氣的騎手，褲襠裡已經沒有一丁點男人的東西，同她們家的牛羊牲口一樣是騸過的，只會幹活，長肉，永遠不能發情，兩腿之間沒有子孫蛋，永遠不可能使雌性懷孕。
       雯和我還時而聯繫，但次數不多，年節也互發信息問候，偶爾深夜回憶起過去，還能說什麼呢？也只是祝福對方而已。
       我看了看手錶，又是五點了，我向收銀台的女雇工交代好事情，背上包，跨上馬下班回家，我明白，今夜，又將和過去無數個夜一樣，只有一張窄窄的鋼絲床，一壺茶，一盞燈，幾本書，與我竟夕相伴……
        
        
        
         

        
        

        


